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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对话人：龚琳娜（青年歌唱家）

程 辉（文艺评论家）

电视剧《清平乐》里有个临别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宋仁宗时

期“庆历新政”受阻之际，范仲淹、富弼为挽救来之不易的改革

成果，分别请求出朝巡边。分别之际，富弼问范仲淹数度贬黜，

被人诋毁和误解，是否有过灰心和怨恨。范仲淹微笑着回答，

人都有怨憾，但不至于改变心志，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无

论在朝堂主政，还是处江湖之远，时刻存有心忧社稷，照拂百姓

之念，也就不会有纠结了。

范仲淹的一番话，以己度人，是恕；自我反思，是忠。《清平

乐》正是围绕宋朝一贯重视的“礼”来构建，礼是前提，也是目

的。剧中既有天子庙堂之礼，也有平民日常之礼，从上到下的

“礼”，使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

情怀有章可循，有地可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宋朝》中写道：“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再

阐释、再造就，是这一时代惹眼的境界与亮色。”“规范”“秩序”

就是礼，而礼是儒家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

类似上述这些送别之景，《清平乐》中还有许多。临河分

别，长亭拱手，杨柳依依，让观众看到曾经出现在语文、历史课

本中的熟悉名字成为了活生生的人，亲切感扑面而来。这些场

景又包含对历史的丰富理解，因此观众会更欣赏范仲淹、韩琦、

晏殊等人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印象也更为深刻立体。

《清平乐》一半戏在后宫，主要演绎宋仁宗与曹皇后、张贵

妃、公主徽柔等人的日常生活，体现着宫墙内生活的高雅、规范

和从容，戏剧冲突相比于同类后宫戏显得克制和冲淡，自然呈

现了饶有雅趣、与民同乐的皇室生活。与此同时，电视剧着重

表现仁宗、皇后、公主等在性格、角色、命运之间的撕扯，也写出

了“孤城”之中个体生命的孤独寂寥。

而另一半重头戏则在朝堂。历数那些出现在仁宗朝堂之

上的文人：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舜钦、欧阳修、司马光、

王安石、苏轼……全是自带光环的历史文人大家，得益于演员

的精湛演技与电视剧的视觉处理，那些曾引领文学和思想发展

的大文豪们，有了具体的形象。因此《清平乐》在塑造文人士大

夫形象方面，不是脸谱化的速写，而是立体丰富的渐次展现，尤

其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用大事件对应人物主要风骨，

用小细节补充人物性情爱好，饶有趣味。

这些熠熠生辉的形象和他们的诗文一起，根植于中国人的

心里。晏殊的《清平乐》、范仲淹的《渔家傲》《南京书院题名

记》、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夏竦的《鹧鸪天》、苏舜钦的《沧浪亭

记》……在电视剧中渐次出现，也在不同人物口中反复吟诵，这

既是对观剧者善意的提醒，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一种补

益，诗文是人的代言，由诗文而见人。借由《清平乐》，以范仲淹

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来了一次集体的亮相，无异于一次人

文历史的普及。

但《清平乐》中的文化普及不止于此，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书法宋词，科举选官；坊市街巷，蜜饯美食……犹如一本本历史

教科书，将这些兴盛于宋代的独特文化悉数呈现。电视剧主要

展现的只有一条街的景象，但“坊中有市，市中有坊”，汴京城琳

琅满目的市井气息和熙熙攘攘的民生百态，尽数呈现。而剧中

勾栏瓦肆正在上演的相扑、中秋节的巡游，以及节日当晚成千上

万的灯笼等营造出来的空间气氛，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了宋代。

看这部剧就是在欣赏美，一个镜头就是一幅画，不仅山水

楼阁力求搭配合理，而人与外在环境也讲求和谐统一。特别让

人沉迷的是该剧的服装，仁宗、曹皇后等人的每一套衣服、妆饰

都是按照宋朝画册几乎一比一还原，将礼仪性和制度性精准凸

显。而剧中以诗词演绎的歌曲，除了渲染气氛、推动情节、映照

人物心情外，也让观众沉醉在优美动听的旋律中，真正明白古

人的诗词都是用来唱的。正是通过这些精益求精的制作，观众

才得以感受宋人独特的美学趣味；正是透过一张张堪称绝美的

画面，我们才能够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和文化的厚度。相比于当

前不少粗制滥造、审美缺失的“快餐式”电视剧，《清平乐》在台

词、布景、音乐以及镜头的调度之中，自然展现出宋代之美，潜

移默化起着美育与教化之功。

导演张开宙说：“人们对宋朝的情感首先来自对宋词的喜

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态能够给予文学作品如此充分的滋

养。宋朝是一个存在超过300年的朝代，政治、经济、科技都处

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我们觉得用电视剧再现它很合适。”

试图以一部电视剧来呈现宋仁宗时期的方方面面，并试图

沟通解释现代人对宋朝的情感，这是《清平乐》的雄心，却也是

其缺点。求全导致事无巨细，失之宽泛，少了叙事艺术的起承

转合，也就缺乏深层的探求和思考。精良了道具、服饰、礼仪

等，必然会对故事的情节缺乏把控，文化的内涵需要慢慢品，情

节的跌宕需要紧凑，快慢之间的度不好拿捏。《清平乐》情节拖

沓，很多细节余味悠长，但是从观剧的角度来看，一则是没有把

故事讲好，影视作品首先故事情节是核心，先把故事讲好了，才

能抓住观众，也才能实现其他的目标。仁宗在位42年，大事频

发，政治制度、经济改革、外交关系等都可挖掘，可惜电视剧的

处理流于表面；二则该剧对观众有门槛的要求，需要观众对宋

仁宗时期的历史喜爱并足够了解，否则很多细节不知所云，剧

中很多场景的呈现，给人的感觉是以为观众应该知道，于是点

到为止，其实观众未必明白，这就造成了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

的鸿沟。

我为《清平乐》中文人群像的塑造而感怀不已，却也无奈其

追求广度而失于流畅，缺乏更深度的叩问。相较于《大明王朝

1566》这样带有经典意味的作品，同样是以一个皇帝一个朝代

为演绎对象，以嘉靖皇帝和海瑞为核心，连接起广阔的朝堂和

江湖，集中表现官场，而官场中又集中围绕国家财税这一主题，

以小见大，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令人赞叹。而《清平乐》初看让人

赞叹，而细思量之后，却又有余味不足的喟叹。

■青推荐

龚琳娜：走生命的路

在云南南涧采风期间在云南南涧采风期间，，与国家级跳菜传承人鲁朝金交谈与国家级跳菜传承人鲁朝金交谈

《《清平乐清平乐》》的历史温度与文化厚度的历史温度与文化厚度
■■王志彬王志彬

她是“中国新艺术音乐”创立者、歌唱家，具
有独到的艺术理念与创新精神。她的艺术之途看
似畅通，令人称羡——当初从中国最高民族音乐
学府毕业，便成了中央民族乐团独唱演员，很快
夺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银奖。随后出国，有了
自己的专辑和自己的乐队，近年更以一首《忐忑》
红遍中国。

她却坦承，自己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一
次次舍弃与被舍弃中才找到音乐的灵魂之光。走
自己的生命路，充满挑战、危机和焦虑、艰辛，但
她终于执著、苦索地找到了，不仅从点滴积累中
收获了艺术果实，更收获了爱情和艺术“侠侣”。

她叫龚琳娜，她的成功在于扎实地不懈寻
找。不迷醉于表面虚华，始终初心不泯。她走向乡
土采风，潜心研究戏曲和中国民歌，独具匠心地
将多种声乐技巧润化于新艺术歌曲的演绎。十多
年来，她还演唱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作品，
融会贯通又转化为新的音乐风格，并致力于艺术
的社会普及。

音乐是生命的道路
程 辉：你《走生命的路》这张专辑中有我们

邂逅重逢的有趣故事，也能代表这么多年我对你

的理解。你从小生长在贵州，从大山里走出来，一

直把歌唱当做生命。这个专辑，应该也代表你歌

唱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龚琳娜：谢谢理解。我确实一直把音乐当生

命，觉得唱歌是生命中最快乐的事。唱歌是净化

心灵，而不单纯是一种工作。当时我在学校属于

学霸类型，特别珍惜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到大学

的学习历程，它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

学院派往往容易造成模式化，习惯按照谱子走，毕

竟教学上都有标准要求。这种标准却让我在毕业

后特别不适应，很多唱法在市场上行不通。我是一

个在乎观众的人，一名歌者站在舞台上，必须要跟

观众有共鸣。我发现，我既不能把自己的声音与其

他歌手的声音相区别，而晚会上演唱的歌又很难

激发我内心的东西，跟观众也没有真正的共鸣。

当我对此迷茫的时候，就会寻找突破口。

程 辉：那时你还是顺风顺水的，从家乡到

北京上学，然后进了中央民族乐团，在央视青年

歌手大奖赛上拿了银奖。但你总觉得不满足，因

为大多是“要你唱”，而不是“你要唱”，表达不出

你对生命的理解。

龚琳娜：小时候，我的快乐时光是在少年宫

度过的，所有的记忆都是在唱侗族歌、苗族歌。十

六七岁读中学时在电视上看到了吴碧霞唱歌，字

幕写着“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为一个行动派，

我就给吴碧霞老师写信，她鼓励我报考中国音乐

学院附中，我还真就考上了，实现了到北京来学

习音乐的梦想。可走上专业舞台后，竟然发现跟

观众没有心灵的互动了，怎么办？必须找新的路。

我到处去听音乐会，每次去录音棚就问录音师：

“您觉得哪个作曲家最好？”还跟所有能联系到的

作曲家打电话。因为我知道，一个好歌者必须有

好的作曲家。我的目标就是找作曲，要有自己的

作品。

程 辉：看上去有很多流行的作品，但是没

有一首让你心动。

龚琳娜：对，所以我想寻找适合自己的作曲

家。但是有名的作曲家都比较贵，我付不起钱。寻

找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打击。每个歌手都说要找

适合自己的作品，可我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

道，人家凭什么要给我写？于是，我在私下里加强

了练习。我觉得自己条件不是特别好，声音也不

是特别突出，但我敢于尝试，作为女高音，我就往

中低音练，比如模仿席琳·迪翁、惠特曼·休斯顿

等。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我写歌。一

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老锣。他在台上一边弹巴

伐利亚琴一边唱歌，我在台下当观众。演出后，我

跟同去的古筝演奏家常静一起去找老锣，他看到

我们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家，建议大家在一起“玩

音乐”。初次见面，我们竟然就在一起弹唱了3个

多小时，全是即兴演唱。老锣鼓励我不要带着条

条框框，我也放下了所有的不自信，张嘴就开始

编词、哼唱，把心里所有的感受都唱出来了，我们

完全用音乐交流，没有说一句话。第一次感觉打

通了任督二脉，在为自己而歌唱。从此，我开启了

一种即兴演唱方式。老锣说我的声音有很大张

力，但又有细腻的地方，这种肯定一下子把我的

自信提升起来了。现在我也在教别人唱歌，我就

会记住永远要保护唱歌者的热情。老锣的话坚定

了我内心真正想做喜欢的音乐的决心，但是怎么

做自己，我还没有底。他邀请我去德国看看每年

最大的世界音乐节，听听全世界的民族音乐家汇

聚在一起怎么做音乐。3月份认识老锣，7月份我

就去了德国，勇敢地追求要做的事情，看世界的

民族音乐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去德国之后，我学

到了很多。首先，音乐会持续三天三

夜，各个国家的音乐家组合在一起，有

流行、有古典，但歌手们在舞台上如此

欢乐的演唱，根据作品风格选择声音

技巧，没有受“唱法”局限，打破了我过

去对民族、美声、通俗唱法的认知，也

把我在声音美学上的障碍全部打通

了。第二，我发现我自信了，我就想要

站在这样的舞台上，5年后，我也登上

了这个舞台，而且有了自己的乐队。

不断探索的音乐创新
程 辉：通过这种方式，你终于找到

支撑你音乐的力量。在这之前是一种原始

的、朴素的冲动。你要走的新路和原来想的也不

一样，顺利吗？

龚琳娜：我跟老锣的第一张唱片是由五行乐

队完成的，包含德国音乐家和3位中国音乐家，两

国音乐家都有各自模式化的东西，一起合作说不

定能碰撞出新的火花。所以用这种方式做了五行

乐队的唱片。2003年1月，我们在德国实现了首

场演出。这次演出的作品是我们完全在自由的状

态下创作出来的，老锣谱曲、录音、剪辑，没花一分

钱，一个月后我们就有唱片了。当时，老锣把旋律

写完，就让我填词。我第一次为歌曲填词，填的是

《自由鸟》：“我想变成一只自由鸟，自由自在地在森

林里唱歌……”专辑一出，就有了德国的首次专场

演出，这种演出一般要在90分钟之内唱各种风格

的作品，非常考验歌者的基本功。

程 辉：早年间我看过你在德国演出的录像，

像小剧场似的，观演的感觉、环境和氛围很有意思。

龚琳娜：这样的小剧场对培养乐队很有帮

助。《忐忑》就是2006年开始我在所有专场演出中

都要唱的歌，是必不可少的营造高潮的曲目，因为

要经得住观众的反馈。

程 辉：这种对观众、对市场的适应，锻炼了

你的能力，检验了你们的作品。有没有听到不同

的声音？

龚琳娜：是的，但不是迎合市场，而是

要符合不同的环境。五行乐队后来遇到了一

些困难。第一，两个国家的艺术家没办法经常

在一起排练；第二，演出受到了乐评人的批评，认

为做中国音乐为什么还有爵士味儿？因为之前我

们觉得，中国音乐要被西方认可还是要加点西方

的味道。有了这样的批评，我们也有了反思，并调

整了方向，决心做以“龚琳娜”为核心的乐队。这就

有了2004年《走生命的路》这张专辑。老锣觉得我

们要做创新的音乐，一种国际化的中国音乐。我坚

持不唱德语歌曲，也是为了不让观众混淆我是做

什么的，必须用汉语演唱，做新的中国音乐。

程 辉：是从那时起，就把自己的音乐定义

为中国的新音乐吗？

龚琳娜：那时还没有开始，只是定了目标。后

来，我们跟李西安老师交流，他认为我们的方向

是对的，但需要一个定义——我们做的到底是什

么音乐？最后确定就叫“中国新艺术音

乐”。我和老锣都是学院派出身，重

视技巧和艺术水平，所以我们把

自己定位成艺术音乐：不分流

派，不分唱法；但是要有高水

平、高质量；要包含民族性，也

具有世界性。中国音乐要在世

界上发出真正的声音、得到大

家尊重，也必须是真正的艺术

的音乐。那怎么确定“高水平”？

老锣的想法是，如果你跟柏林

爱乐合作，你也会很和谐，因为

柏林爱乐是古典乐团里面最棒

的；或者你跟席琳·迪翁对唱，

你的气场也不会比她弱，那就

是“高水平”。所以要达到一流，所有努力都要向

这方面靠，作品、技巧就要完美，声音控制就要

好。要跟流行歌手媲美，音乐风格就要多变，而且

在舞台上有强大的表现力。

程 辉：2004年，听你唱电视剧《血色浪漫》

的插曲，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你消失了一段时间，

从德国归来能唱出这种音乐了。在你身上发生了

一种“向后走”的变化，尊重了中国民歌的原生性。

当时剧组是怎么找到你的？

龚琳娜：《血色浪漫》是2003年秋天做的。我

从德国回来，8月份回贵州开始一个人的采风，

独自在大山里待了13天，住在苗族老乡家里，天

天听他们唱歌，那些真实的声音打动了我。那时

在梳理我的演唱之路，想到了“要回归”，要回到

自己真实的声音。《血色浪漫》剧组之前也找了好

多人，都唱不出陕北的味道。后来，中央民族乐团

唢呐演奏家牛建党推荐我，听完我的演唱后，就

让我进棚录音了。我之前没去过陕北，但那时我

的声音已经全部打开了，尽量直接唱，没有束缚。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部什么样的电视剧，只是在那

个节点，正好是我去找寻创作的根的节点。

程 辉：我小时候听到的中国民歌都是丰富

多样的，民族、地域、歌者各具特色。但是后来慢

慢发现，个

性的声音和风格

越来越少了，看似

有美学标准却都千篇

一律。从你的身上，我看

到了回归的倾向，不仅有

“个性”寻找，演唱有古朴的生

命力，也和电视剧内容主题特别

贴切。后来，又听了你在中央民族乐

团举行的音乐会，感觉你还走上了从古

典中寻找现代的路子，从“向后走”中实

现了“向前走”。这些年你的音乐跟在德国期间又

有什么不同？

龚琳娜：阶段不一样。刚回国的音乐会是因

为我们确定了新艺术音乐的方向，这场音乐会有

了《忐忑》这个作品，是技巧和演唱的创新。从那

时开始“新艺术音乐”的基本概念和演唱就有型

了。2010年，中国各地有了更多各种各样的大

剧院、音乐厅，我感觉机会来了。那时正赶上网

络把《忐忑》这首歌带火了，一下子把我扔到了

流行音乐的环境里。其实，《忐忑》并不是为了火

起来才去创作的，它是艺术歌曲，有很高难度。

我开心是因为做高难度的音乐依然可以红，证

明有市场。从德国回国，正赶上综艺火热，天天

参加娱乐节目，非常不适应，但也没别的选择，没

有音乐厅请我专场演出，只能出现在流行音乐的

环节中。

“娱乐的东西到此为止”
程 辉：你对自己的追求和社会对你的态度

有清晰的认识，我曾经担心你在五光十色中陶醉

于“另外的成功”，会丢掉自己。但我还有疑问，在

赢得了这么多的观众和市场后，你如何再跟之前

的音乐追求进行勾连呢？

龚琳娜：我在德国时期做了很多场音乐会。

回国后没有音乐会邀请我，这种状态持续了9

年。我更多以流行明星的身份出现，但我一直期

待有自己的音乐会，也一直没忘掉这个初心。

2015年，我在天桥艺术中心做了3场名为“爱·

五行”的新艺术音乐会，我发现做音乐会需要兼

顾宣传、找赞助等很多事，我是歌者，这些我根本

做不了。所以觉得必须要等待有音乐会的市场，

2015年之后，我开始收到艺术类音乐会的邀请，

比如跟交响乐队合作等等，还有我和老锣决定把

古诗词的项目一直做下去。古诗词在流行音乐市

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当我决定做古诗词的时

候，娱乐活动参加的就少了。

程 辉：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开始时，你是

想通过娱乐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艺术

的力量。

龚琳娜：是的，我始终意识到必须要回到主

线。所以2015年之后，做了《二十四节气古诗词

歌》《唐宋东西》的专辑，就是想表达，娱乐的东西

到此为止，我要做艺术的内容。2019年开始有了

更多自己的音乐会，比如在武汉的琴台音乐厅做

“二十四节气古诗词歌”专场，我也陆续开始收到

各地音乐厅的邀请。整场音乐会可以做艺术，而

且是观众主动买票。这比给我什么奖项都开心，

因为是老百姓的认可。

程 辉：这样的新艺术音乐的古诗词音乐

会，跟你之前唱的《阳关三叠》等琴歌有什么区别？

龚琳娜：琴歌就是琴箫和我，三个人都是一

个声部，古代的音乐有意境，但相对比较简单。

“二十四节气古诗词歌”中音乐都是原创，歌词是

古代诗词。音乐并非古典，但与古典又一脉相承，

比古典音乐丰富很多，有童声合唱、多声部，每个

乐器都不一样，根据四季的风格寻找不同的表现

方式，它更类似舒伯特的当代艺术歌曲。夏至节气

我用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了秋天就是

刘禹锡的“自古逢秋悲寂寥”，冬天是高适的“天下

谁人不识君”，随着每个节气的递进，它的声音都

在变，我想传递节气与气节的关系，让观众感受

到人的情感和精神追求的变化。

坚持音乐的活态传承
程 辉：你一直想潜下心来做音乐，但我发

现你又不甘寂寞，在音乐文化普及上做了很多工

作，为什么带了那么多群众合唱团？

龚琳娜：就为了活态传承。我走了一条新路，

很多音乐学院学生问老师：她为什么这样唱？老

师会说，你不是她，做不到她那样。但我觉得，要

拓宽视野，什么音乐都可以尝试。我想与同行交

流，但没人愿意跟我交流，要么说我走歪路，要么

就觉得我高高在上，剑走偏锋。同时我也发现受

普通观众欢迎的严肃音乐家越来越少，我想打破

这种现状。此外，许多人写的国风歌全是词，不给

一个字留行腔、留韵味，汉语的魅力就没了。我有

一种责任感：中文那么美，为何大家都不喜欢唱中

文歌了？之后有个机缘，小区的人找我问能不能给

小区合唱团教教课。老锣鼓励我说得为社区服务。

于是我就成了社区合唱团的老师。我讲各种形象思

维而非理论，让他们去唱，教着教着一些方法出来

了。一些民歌没人传，那么我教他们唱了，是不是就

能够传了呢？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启发大家，找到一

条活态传承的方法——不讲道路、技术，只讲故

事。切身感受的声场，让音乐回归到生命的原动力

上。我教他们把这些歌放在生活里、用起来。这一

点我受到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的影响，如果创造

出一套比较实际的教学法，教大家怎么练中国

的行腔、韵味、声色，怎么训练不同的人，不是很

好吗？这让我开始有了教学法的想法了。现在我

想先从中小学音乐老师开始，只有教会老师，才

能让老师教会他们的学生。同时培养舞台上的少

儿合唱团，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喜欢音乐，

还喜欢上了古诗词。我在传承中还结识了很多民

间歌曲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也需要有更科学的教

学法来普及民歌艺术，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

打算。

程 辉：能不能说三个你最想实现的目标？

龚琳娜：第一，希望能够实现在国际水准上

的艺术成功，让世界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第二，希望我的家庭能够更加美满幸福，这份幸

福不仅是我生活的、也是艺术上的力量；第三个

目标，希望未来我的教学法能推动中国音乐的传

承，这也是音乐生命更好的延续。


